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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老大……」 
 
突然從擴音器裡傳來的隊友聲音害達雷迪差點把手中的烙鐵掉下來。 
 
「現在沒空，紅檔。」 
 
那個鬼怪的聲音夾在傳送器所發出的劈哩啪啦聲裡顯得很尖細。竄天鬼隊花費了大量金錢購買

的東西之中——即便是最小的車輛也都裝有十二氣室發動機、定制的象形文字控制面板、每個鬼

怪身上配置不少於二十枚櫻桃炸彈——但是通訊系統並沒有排在很前面。只有在大獎賽高層成

員的堅持下，達雷迪才願意去加裝。在測試黏性炸彈的發射器失敗後，他親自用剩下的殘餘物所

組裝成的，或許這就是為何它們總是發出劈啪聲和爆裂聲的原因。 
 



他嘴裡咕噥著。「你知道要在飛行中協調出三重彈幕有多困難嗎？我正在為各方面的犧牲在做出

糾正。扭力和……那個詞是什麼？軌跡……不對……」 
 
那是哪個詞現在重要嗎？或許不。 
 
達雷迪的隊員們正遭受著猛烈的攻擊，當他透過他的全地形坦克的擋風玻璃看出去時，他看到可

憐的瑞克奇搖搖晃晃的車體被鼎雲俠隊循環子機的霓虹閃電撕裂成兩半。達雷迪曾告訴過他要

加固那個東西的框架，現在看看他——正一頭栽進了沙丘裏。 
 
竄天鬼隊的賽車設計是為了能急速行駛和炸毀物體，它們並沒有考慮到要處理因為沙子堆積堵

塞住引擎的問題。 
 
無論是捷獸隊——他們已遙遙領先到他們巨大獅鷲的翅膀在天空中也只不過是一個小黑點——
還是阿芒凱豪傑隊都沒有類似的問題。他對這兩個隊都抱有同樣的期望，這兩個隊玩得很公平公

正，他告訴自己。 
 
送終士隊則完全不然。 
 
圍繞在達雷迪的坦克車和跟隨他的一群鬼怪周圍的是十幾個騎著機車、或開著坦克和車輛的送

終士們，大型的車輛上方站著些身強體壯且無畏的戰士們。有些人戴著護目鏡免受風沙的傷害，

有些則露出臉和利牙，手裡揮舞著旋轉的鎖鏈，挑戰著沙漠中最壞的天氣。 
 
「老大，你很聰明，超級的聰明。你要是有參加聰明老闆大賽肯定每次都拿第一名。但我們遇到了

一個問題。」 
 
達雷迪發出自嘲笑聲。這些傢伙！他正在盡全力地思考處理，但他們會做的就只是分散他的注意

力。他們正在比賽！他說過要實行嚴格的政策，就是在比賽中不許問任何問題！尤其是當—— 
 
那傢伙正在啟動電鋸嗎？他到底要想幹什麼—— 
 
達雷迪眨了眨眼。站在他們最大最兇猛的車輛上方的送終士......正在拋耍著三把電鋸，並把它們

扔向鬼怪們，而鬼怪們一直在試圖接住它們。最糟糕的是，只需按下開關，這些發出著咆哮聲的

武器就會燃燒起來，唯一比電鋸更糟糕的是噴著火的電鋸，那鋸片每轉一圈就會噴出一片火幕。 
 
還能有比這更糟糕的事了嗎？ 
 
有，而且是很多把。 
 
他們究竟是從哪裡弄來那麼多把電鋸的！ 
 
「我們唯一的問題是要如何擊中那些傢伙。現在讓我想想看，讓管子以每秒六十次的速度運轉

——」 
 
發射導彈，發射導彈，這樣就能把他們趕走，給我們一些喘息的空間…… 



 
「老大！」 
 
達雷迪用手猛擊儀表板。 「我告訴過你，我沒時間——那個是什麼？」 
 
然後他看到它，從沙子中冒了出來——閃閃發光、恐怖無比的惡魔能量團，那只能是迅疾魔隊。 
 
「在那裡的那個......才夠資格被稱為問題。」 
 

 
 

 
 
「我們怕過誰！」 
 
戰歌聲、誇耀聲、祈禱聲。在新的沙丘上，感受到舊有的習慣。送終士們異口同聲地說著——如果

他們沒有聯合全力抵抗的話，之前到來的末日早就將他們都給吞噬掉了。 
 
法·芙瓊凝視著眼前代表死亡的臉孔，不停晃動閃爍著的惡魔外型對各種感官都是一種衝擊。一

個幽靈般的大嘴威脅著要吞噬掉她和她的車輛，在她周圍，比賽一片混亂——鬼怪們不停尖叫著



，他們的車輛爆炸時噴發出盛大的火花，脊索鯊的航海歌聲填補了砲火之間的空白，遠處的捷獸

隊的坐騎們發出嘎嘎叫聲撲向了獵物。 
 
真是一片混亂。 
 
但這就是活著的感覺。 
 
「我們誰也不怕！」她放聲尖叫道。 
 
話語聲落，她便釋放出火焰。 
 

 
火焰噴射器，各種的爆炸，最糟糕的是走音的鯊魚歌聲。噴火原本對她的競爭對手抱持著更高的

期待，但是看來他們讓實用主義取代了他們的風格感。如果你不是想要成名的話，用啥手段就不

重要了。 
 
但是在大獎賽結束之後，整個多元宇宙都會知道噴火這個名字。巨大火球的熱度使沙子融化成了

玻璃，但噴火無視它持續加速。車頂在她從火球下方甩尾而過時，發出嘶嘶的熱氣聲——迎面直

奔向一顆朝她而來的砲彈。不用擔心，保持冷靜。與某個人不同，噴火並不會站到汽車引擎蓋上

炫技，而是直接按下方向盤上的按鈕。一道弧形閃電從車頭的護格中射出，將那顆砲彈切成了兩

半。 
 
當然，她的時機掌握得非常完美（誰又會去懷疑她呢？），使得砲彈的兩半各自撞上了左右兩旁兩

艘即將超越她的循光雲遊械隊的賽車。 
 
高效的，完美的，其他任何人都無法模仿的駕駛技巧。就讓茜卓·納拉竭盡其所能吧，她永遠不可

能完成如此漂亮的急轉彎。 
 
這就是為什麼噴火在超過阿維什卡最受喜愛的女兒時，還刻意回頭瞪著她看。 
 

 
好吧，或許這不是茜卓最好的表現，但也不算是她最糟糕的表現啊，那為什麼那個女孩要盯著她

看呢？她媽媽怎麼找了個這麼奇怪的人一起工作啊！也許是她在短期內找不到太多具備合適技

能的人吧。誰會浪費時間在這場大混亂之中如此熱切地死盯著別人看？尤其是當你的護目鏡基

本破壞了整體效果的時候。 
 
嗯，那或許是索霖會作的事吧，但他看起來不像是會參加賽車比賽的那種人。 
 
茜卓對這位蒙面賽車手嗤之以鼻。還有另一件事！噴火？這真完全是緊咬著茜卓的整個噱頭！

也許琵雅把這當成是一種諷刺？很難想像還會有其他的原因。 
 
理所當然，就當她分心看向別處時，一輛脊索鯊的車輛試圖要攔截她。一艘巨大的、發著咆哮聲

的氣墊飛船撞擊著茜卓的車輛側面。還沒等她發出救助信號，另外兩名鼎雲俠隊的賽車手就已經

阻擋住那隻脊索動物——一人在前，一人在後。 



 
「謝謝你們！」茜卓喊道。「你們太棒了！」 
 
「只需專注於獲勝，納拉！」傳來回覆的喊聲。 
 
這些傢伙都已經不擇手段了，是吧？這倒也是情有可原。或許他們說的對，是她讓自己分心了，

她摸了摸妮莎給她的別針。 
 
牢記住最重要的事。 
 
茜卓從滄海盜隊的另一側駛離——也和另一側的噴火——拉開距離。這一次，當他們再次目光相

遇時，她早有準備、不甘示弱的對上了她的目光。 
 

 
 

 
 
「阿芒凱人！牢記住我們為何而來！阿芒克凱人！從沙壢中，獲取生命！」 
 



當其他的賽車手看到的是個殘酷的世界，札豪爾看到的卻是成長的機會和熟悉的家園。當其他賽

車手只顧著在競爭時，巴席利對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事物感到驚訝——混合著古老和新發現的

廢墟。 
 
在那條軌道的下方，是一條看似無邊無際的峽谷，兩旁排列著一座座的墳墓，每個入口都是岩壁

上閃閃發光的洞口。圍繞在他們周圍是活人溫暖的棕色臉孔，和死者冷灰色的臉孔，他們都在齊

聲歡呼。在他們上方是無盡的藍天，周遭豎立著那些已早被遺忘但是在現在又被回想起的高聳神

像。站在後方的都是卑賤的人，而在前方是相對高貴的人，但是在這片土地上，沒人會去懷疑誰

才是最高貴的人。 
 
飛舞的昆蟲不斷地用毒刺和奇怪的長矛攻擊著阿芒凱豪傑隊。但最終目的是什麼？因為死亡並

不會成為獲取榮耀的障礙，它只不過是一道需要揭開跨過的面紗而已。巴席利親眼看過一位較年

長的豪傑隊成員衝上前為扎胡爾奮力擋住邪惡的一擊，即便那個人知道這會是致命的攻擊，但他

還是抬頭微笑著看著札豪爾，眼神中只有敬畏和奉獻。 
 
札豪爾跪了下來。他用巨大的手掌合上了車夫的眼睛，爪子下的力道如同羽毛落下般輕柔。他的

目光從倒下的戰友身上抬起，向其他的勇士出言鼓舞。 
 
「我們最偉大的榮譽是什麼？」札豪爾咆哮道。 
 
「專注當下，勇敢赴死，永不屈服！」巴席利回答道。他用法力召喚出一朵沙雲，托起了倒下的車

夫，稍加集中注意力將他送到最大的戰車旁，拉佐特的僕人們熱切地迎接另一位新同類，等著開

始他們的工作。 
 
讓昆蟲去做它們喜歡做的事，嘗試分散掉它們的注意力，阿芒凱豪傑隊是不會屈服的。 
 
巴席利絕不會屈服。 
 
翅膀和毒刺圍攻著金色戰車。 
 
巴席利看向扎胡爾。「老朋友，你能照顧好先鋒軍嗎？」 
 
那個獅族人發出一聲笑聲，聲中帶著一絲骨感。「我在你的曾曾祖父出生之前，就一直在領導著先

鋒軍。」 
 
「這正是我喚醒你的原因，」巴席利說道。 
 
沒有再多說一句——沒有多餘的時間——巴席利爬到了戰車的上方。他從一輛跳到另一輛，就像

在池面上彈跳的石頭一樣，同時將周圍的沙子聚集成鋒利的刀刃。大多數只是用來威懾或干擾，

但是當他的同胞受到生命威脅時，他會毫不猶豫地果斷地採取行動。甲蟲外殼碎片如雨滴般不停

地落入峽谷中。 
 
阿芒凱的豪傑們將會為那些膽敢挑戰他們的人帶來死亡。 
 



 
第六名。 
 
可惡。 
 
排第六名有什麼好處？沒有人會因此而獲得獎杯。你甚至不會登上頒獎台。難道噴火想盡辦法來

到這裡，編造了這麼多謊言，並將自己置於如此危險的境地，就只為了獲得第六名？ 
 
不行，她必須要牢記作這一切的目的，乙太火花對她來說意味著什麼。 
 
除非她願意，否則沒有人能強迫她再回到她家的老豪宅，沒有人能強迫她做任何事。如果她不喜

歡現狀，她會掉頭離開，去任何她想去的地方。 
 
再也不會有人能讓她再乖乖等著他們了。 
 
纳拉從周遭其餘的隊伍中脫穎而出，噴火緊隨其後，飛速的穿梭在極速蟲隊的賽車群中前進著。

巴席利·柯特的沙魔法也是一個障礙，但她有信心可以克服它。 
 
總會有一條前進的道路，總是有一些事情你可以做。如果你的行動是完美的話，你能贏下每一場

比賽。 
 
噴火的表現必須是完美的。 
 
捷獸隊、竄天鬼隊、送終士隊、滄海盜隊、鼎雲俠隊和乙太流浪者隊。 
 
不，光是這樣還是不夠。當爆炸使鬼怪們的車輛偏離了賽道時，噴火看到了她向他們展示她真正

實力的機會。 
 
在即將到來的轉彎處，她並沒有騎上賽道的邊緣——其他人都朝向那裡開去——而是加速爬上了

一尊神像伸出的手臂。她讓自己和她的坐騎進入超速狀態，飛速地從那古神手中所握之矛的尖端

飛射了出去。 
 
她的座駕重重地落在一輛已被炸得破碎的鬼怪車輛上，正後方跟著的是某種巨大的藍色能量風

暴。 
 
迅疾魔隊？ 
 
不對，這絕對不合理。她很確定她知道每個人都在哪裡，因為她習慣性必須要確定，不久前她才

看到了他們還在第十名。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就在她產生了這個想法——分心對現況產生了懷疑的時候——也正是他們發動攻擊的時

候。恐怖的閃耀鬼魂飛向噴火。她把全身的重量都壓入轉彎慣性裏，試圖避開它們。 
 
隨之而來的幽靈般的鬼火之爪威脅著要把她的車體給撕碎—— 



 
直到一顆閃閃發光的火球將他們給炸飛，用一個威脅取代另一個威脅。即使是噴火的密封駕駛艙

，火球散發出的熱量使其變得如同火爐一般難以忍受，灼熱難耐——方向盤變得太燙了，她戴在

手上的手套也無濟於事——但她還是堅持下來了，無論如何都咬緊牙關忍受著灼傷。 
 
天啊，好痛啊。但她仍不願放手。噴火永遠不會放棄！她是一位堅強的賽車手，一位從未放棄任

何一場戰鬥的神秘對手。如果她現在放手了，她的未來將會是怎樣？只會是西塔——一個被寵壞

了，無法忍受一丁點痛苦的領事的女兒，她能撐過去的。 
 
噴火痛恨納拉那虛偽的完美形象，也痛恨所有人都把她捧為阿維什卡最優秀最出名的女兒。 
 
但現在在面具之下…… 
 
戴著面具，在自己賽車內的密封空間裏，西塔低聲說了聲感謝。 
 

 
那個怪傢伙是怎麼領先的？ 
 
他剛才絕對沒有在那裏！茜卓對此非常地肯定。如果在的話她隔著大老遠就能聞到硫磺和大蒜

的味道了。然而，他就是在那裡，一臉憂鬱無比地坐在駕駛座上，而他周遭的惡魔正竭盡全力要

殺死琵雅說服來領導乙太流浪者隊的那個年輕人。 
 
茜卓無法容忍這種事情。她接通了賽車手之間的無線電通訊，這是大獎賽車隊強調他們應該使用

的通訊方式。提高吸引力，他們說，人們喜歡為自己心儀的賽車手加油。 
 
茜卓會給他們一個更加值得為其加油的目標。 
 
「好膽挑一個和你同齡的人吧，温特！」 
 
温特只是摧了幾下油門，發出震耳的引擎聲回應，更像是一種嘲諷。「如果他們年紀大到可以參加

比賽，那他們也同樣可以死了。」 
 
是那個渾蛋說的！天哪，這傢伙真讓她怒火中燒。 
 
事實上，她太專注於對温特的恨意，甚至沒有意識到阿芒凱豪傑隊已經追趕到她身邊。鞭子破空

的劈啪聲和古老的吟唱聲變成了白色噪音。她的目光緊緊盯著温特，她的耳朵也只專注於先前發

出求救聲的那個小傢伙。 
 
果然不出所料，那隻小動物又出現了，它的籠子再次被縮緊，一雙紅了的大眼睛裡滿是淚水。當

阿芒凱人向温特發射魔法箭時，這個小傢伙什麼也做不了，只能蜷縮起身體，祈禱自己不會被擊

中。 
 
茜卓氣得從她賽車的座位上站了起來。 
 



「你真是最壞的那種人。」她說道。 
 
「納拉，我們需要你專注在比賽上。」科羅廷的聲音從她的通訊器中傳了出來。 
 
但她並不想，這對比賽來說已經沒有意義了。這個傢伙正在恐嚇乙太流浪者隊，還有那隻可憐的

小動物。如果這樣還不夠的話，阿芒凱豪傑隊也正在追趕上來！如果她不趕快採取行動的話，整

件事情就會變得更糟糕。 
 
「我是那種能存活到最後的人。」温特大喊著回應她。他一邊說著，一邊再次摧動了引擎。這一次，

藍色的火焰灼燒著温特的皮膚。短短幾秒鐘之內，他就被包裹在異樣的藍色大火之中。 
 

 
 
那個惡魔發出咆哮聲。茜卓趕緊將身體重心移向右側，車身也跟著她一起右偏。僅靠內部的陀螺

儀才有辦法防止它不側翻過去，車道上的瀝青表面將茜卓的護膝都給磨平了。 
 
茜卓避開了惡魔伸來的大手，但是阿芒凱豪傑隊就沒那麼幸運了。那隻原本會將茜卓撕碎的爪子

換把一輛領頭戰車的一個車輪給打掉了。茜卓無能為力，就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阿芒凱豪傑隊衝出

賽道外。巴席利召換出來的沙塵僅僅能夠阻止他們墜入深淵，無法完全拯救他們，在堅持一小段

時間之後，他們撞在一座巨大雕像的肩膀上。 
 



賽車內的穩定器將她的車體直立起來。她直立站著，避開了迅疾魔隊迎面而來的鎖鍊和鉤子。溫

特想這樣玩，是吧？好啊，大家一起來玩吧。 
 
「茜卓！記住你是為何而來的！」她的一名團隊成員吼道。 
 
她其實一直都記得，而她確實也知道妮莎有多麼討厭犧牲他人的鮮血所換來的勝利，她再次摸了

摸胸前的別針。 
 
迅疾魔隊的排氣管不停地噴射出火焰，茜卓讓火焰流經過她的身體。當她的頭髮燃燒了起來，當

她聞到燒焦的氣味，她周圍的空氣開始閃爍且扭曲時——當她變成火焰本身時——也就是她感覺

最有活力的時候。 
 
「嘿，混蛋！」茜卓喊道。 
 
茜卓使盡全力把火球擲出去，用力之猛，她自己都要拼命抓住賽車把手才勉強避免成為賽道路面

上一條亮橙色的污跡。 
 
慣性作用力讓接下來發生事情變得一片模糊，只知道一場爆炸，各種碎片四濺。一根飛來的尖刺

劃傷了她的手臂，一顆車輪像砲彈一樣射出，迅疾魔隊旋轉著滑出車道並撞入沙丘裏。 
 
雖然這些一切都很模糊——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 
 
當她的火球擊中迅疾魔隊時，籠子裡的小傢伙發出了驚恐的尖叫聲。 
 
當茜卓重新坐回座位時，她心裡覺得很不舒服。現在她怎麼能說她自己是比他們更高尚的呢？ 
 
「心情好了點了嗎？」科羅廷說道。 
 
茜卓卻皺起了眉頭。「嗯 …」 
 

 
如果噴火能夠從她張開的手掌和精美的手套中射出火焰，她絕對不會失手的。那只是數學計算而

已！天啊。納拉確實是很酷，不過難道沒有人發現嗎？如果她再多努力一點，她會變得更加的酷

炫？如果她能再更加集中注意力呢？ 
 
噴火在迅疾魔隊的殘骸之中穿梭而過，劈啪作響的乙太在她身後留下了一條痕跡，明顯到所有留

在起點的觀賽者都可以看到。 
 
相比之下，茜卓也許是更加的勇敢又強大，但是噴火？ 
 
噴火則更為優雅。 
 
她複雜的前進路徑使她能夠悄悄地貼近捷獸隊。與茜卓不同，噴火有事先研究過了。這些驕傲的

參賽者不僅僅是受過高速訓練，她們更是受過戰爭訓練的。 



 

 
 
茜卓遇到了一個極大的困難，當她試圖爭取第二名次時，捷獸隊用翅膀輕輕地一揮便能輕鬆地將

她逼退。 
 
噴火嗅到了機會，茜卓的急轉彎和直線疾駛根本不是噴火高超技術的對手，再加上捷獸隊卡在第

一名次，和時不時發出的尖銳啄擊，意味著即便是茜卓也無法輕易地超越過去。 
 
噴火得意笑了，精準且完美的操控技巧——才是真正致勝的要素。 
 
正前方，一條預兆之路在賽道的盡頭蕩漾著。在那條路的前方......噴火無從知曉。她之前聽過這

個地方的名字——莫甘達。她的父親曾說過，那裡在未來的某一天有可能會成為一個熱帶度假勝

地，搶走吉拉波寶貴的旅遊收入—— 
 
但那是西塔父親的想法，不是噴火的。 
 
然而，頭頂上原本像美夢般的藍天卻開始變暗，而且噴火聽到身後傳來閃電的爆裂聲。 
 
怎麼回事？ 
 



她打開了通訊設備。「噴火呼叫叛徒領袖。發生什麼事了？我以為今天的天氣預報很晴朗。」 
 
納拉試著影響她的行進，噴火保持住車輛的平衡。 
 
「嗯，關於這件事，之前確實是沒錯，但是看來他們隨時都會更新那個預報了。」琵雅的聲音傳來。

「看來阿芒凱也有不少沙塵暴？真有趣，我真想好好研究一下這個地方——」 
 
「下次再說吧！」噴火說道。她關掉了通訊設備並調整鏡子，她實在不能浪費時間回頭看。 
 
當她一眼在鏡中看到它時，她立馬明白了琵雅的意思。 
 
這不是一場單純的風暴，就連天堂也會因為恐懼而顫抖著——一團不停滾動著，閃著黑色、灰色

及棕色的巨大雲層正在吞噬掉一切它所接觸到的東西，在其中不僅閃爍著雷電，也可見火焰在焚

燒，還有巨大的有翼陰影在風暴中飛翔著。管理員們正在把周圍的阿芒凱人引導進地下的避難所

裏。 
 
但比賽中的賽車手們並沒有庇護用的場所。透過後視鏡，噴火看著由濟缘核心所駕駛的循光雲遊

械隊的車輛被風暴所吞沒，最後消失的是濟缘核心們眼中的光芒。 
 
突然之間，獲得優勝已經不再是那麼的重要了。 
 
只要能活著安全離開這裡就好了。 
 
噴火猛得將油門踩到底。無論那預兆之路通往何處，一定都比化為塵土要好得多。 
 

 
「哇！這真是讓我們這次的阿芒凱之旅有個暴風雨般狂暴的結束啊，你說是不是？」文與一位無

緣入圍吉拉波大獎賽決賽，但仍是阿維什卡最優秀的賽車手之一，一起坐在評論員桌旁解說著 。 
 
「如果你是在我的船上，我們會把給你扔下船的。」卡麗·澤夫說道。她的猴子掛在頭頂上方的吊桿

麥克風上搖擺著，使得他們的聲音呈現出一種顫動的音質。文非常確定她手上拿著的這個小杯子

裡，裝的絕對不僅僅是高濃度的阿芒凱咖啡而已。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在你的船上，澤夫船長！我想你必須要……」文甩過頭直視鏡頭，「阿芒

——凱(忘)掉這件事吧。」 
 
猴子發出尖叫聲，但卡麗·澤夫撇去的目光讓他又安靜了下來。 
 
「你接下來是真的要問我問題了嗎，還是......？」卡麗問道。「我來這裡不是為了當你冷笑話的陪襯

的。」 
 
「嗯——嗯，其實我並不是，」文又開始說道，但衣領被拉緊的觸感似乎喚醒了他的常識。「是的，

好吧！澤夫船長，看到乙太流浪者隊如此高大上的表現後感覺如何？你的猜測是滄海盜隊會穩

固的保持著領先的地位，但看到其他隊伍如此出色的表現，一定是感到很不爽的。」 



 
「琵雅·納拉想要幹什麼就幹什麼。她的革命或許已經徹底改變了我們的國家，但我親眼看到過她

在入侵期間的飛行技術。她會撞得稀巴爛的。」 
 
……那這隻猴子是在模仿割喉的動作嗎？ 
 
文全身冷汗，陪笑著道。「不只是老納拉和小納拉！我們不要忘了還有噴火也在——」 
 
「如果她真的想要證明自己，她知道該去哪裡找我，」卡麗·澤夫打斷道。「但她不敢。」 
 
「各位女士先生朋友們，你們是在這個現場頭一個聽到這個消息的！」文一掌拍在桌上說道。「卡

麗·澤夫向噴火發起了挑戰……你要向她發起什麼挑戰？」 
 
卡麗冷冷笑著道。「隨便她選都行。」 
 

 
「哈！雖然這種行為過度到令人感到厭惡，但我不得不承認，這顆小眼球很有趣。」 
 
「莫哈......有些事情是永遠不會改變的，不是嗎？」哈沙德搖了搖頭。「我一直都搞不懂你的幽默

感。」 
 
「你沒必要去理解，老朋友。你只需要知道，我們的命運就在今天要改變了。」莫哈說道。他給哈沙

德又添了一杯酒。「今天，我們要對我們民族的輝煌過去、對卡拉德許的複興乾杯。」 
 
「致我們應有的輝煌未來——以及其無法撼動的基石。」哈沙德回答道，「莫哈，言語無法形容當我

看到這座城市的現況是讓我多麼氣憤不已。道德沉淪、「晚市司」。有誰聽說過這樣的事？還有近

來所謂的平等規範！現在竟然有流浪頑童在負責監督警衛隊。這根本就是不對的。你說你的新朋

友能幫我們解決這些問題？」 
 
莫哈伸出一隻手，摟住了斗篷男子健壯的肩膀。「沒有人比他更能幫我們實現夢想了。有他在，我

們無需擔心或去理解任何治國規範的細節，沒有任何限制，沒有無用的爭論會議。所有人打心裏

都知道傳統才是正確的道路，我們的朋友會幫助他們看清這一點。」 
 
哈沙德注視著這個男人，或該說是嘗試著，因為斗篷的兜帽讓這一切顯得困難。「那你打算要怎麼

做？」 
 
「我的一生都在研究著思想。」他回答道。「對我來說，把它們強行變成我想要的形狀就像呼吸對你

來說一樣容易。」 
 
他說話聲冷靜且平淡，彷彿是透過圍欄在觀察他們一樣。 
 
莫哈聞言感到脊背一陣發涼。但眼下正值哈沙德是否決定要加入之際，所以他並沒有表現出來。 
 



「我要親眼看到你是怎麼做到的。」哈沙德說道，「我要親眼看到你粉碎掉他們的意志，就像他們粉

碎了我的國家一樣。」 
 

 
幾個小時後，那位披著斗篷的男人現在毫無遮掩，躺在深愛著他的女人的懷抱中。她調皮地玩弄

著他的頭髮，正如他聲稱可以輕易玩弄他人的思想一樣。 
 
她是唯一被允許見到他這種狀態的人。 
 
即便是末日都無法將他們倆人分開，任何災難都無法摧毀他們對彼此的愛。她那雙手曾嚐過無數

的鮮血，但對著他卻只有溫柔。他的腦子裡總是在盤算著什麼，只有當她緊緊地抱著他時，他的

身心才能真正的放鬆休息。 
 
然而生活中並不總是存在著災難和末日。有時只是會有……小縫隙。 
 
「你確定要這樣作嗎？」她問道。 
 
「為什麼不？」他回答道，因為他和她在一起的時候太過舒服放鬆了，以至於並沒有意識到自己正

悄悄地在疏遠她。「這是必須要完成的事。」 
 
「他們將會把這整座城市踐踏在腳下。革命從未是輕鬆簡單的。這場革命將會帶來大量的腥風血

雨，而這些血腥屠殺並不是因為暴君所導致的，普通的民眾也將會因此遭受苦難。」 
 
這次她的語氣重了一些，手上的力道也更用力一些。 
 
但是以他現下的狀態，他並沒有聽到她的心聲，也沒查覺到她的意思。 
 
「這不重要，」他說道。「再過幾週後這些都將不再重要了。你只需要相信我。」 
 
她也確實是相信他的。 
 
至少她自己是這樣認為的。 
 

 
 



 
 
在過去的兩年裏，噴火一直夢想著如果她是茜卓·纳拉的話她會去哪些地方，以及她可以利用鵬

洛客的力量來做到的事情。 
 
其中有一些事情是顯而易見的。如果她能控制火焰，她就不會在阿維什卡最需要幫助的時候離

開。當新非瑞克西亞入侵時，噴火會在屋頂上，在巷弄裡與他們對峙，然後把他們全部都燒成煤

渣。這樣受傷的人數就會減少，受難的家庭也會減少—— 
 
最好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的事情上，想一些相對不太重要的。 
 
噴火一直都熱愛旅行。小時候，她會用電路示意圖來裝飾她的房間，當然，她也愛用阿維什卡各

地的旅行海報來裝飾。她的父親對領事館的工作十分上心——而她的母親則全心全意都在他丈

夫身上——以至於她從來沒有到過吉拉波以外的任何地方。 
 
是的——如果她有能力能隨時去到任何地方，她就會不停地四處旅行，沒有人能阻止她。 
 
無論是多豐富的想像力，也沒能讓她做好面對莫甘達的準備。成年人尺寸大小的花朵，花瓣厚如

捲起的地毯一般。空氣中充滿了能量，夕陽的晚霞穿透過懸浮的雨簾，美得令人難以置信。 
 



從大本營傳來的聲音來看，她並不是唯一一個有這樣想法的人。每棵參天大樹都比吉拉波最高的

尖塔還要高大，為聚集而來的賽車手們提供了各自需求的領域。頭頂上方的巨石和河流以懸浮的

狀態流動著，極速蟲隊在巨石群中飛速穿梭著，剩下的循光雲遊械隊員似乎在記錄著一些當地的

植物。紅檔和一些鬼怪正在比賽看誰的火箭板能在河面上衝得最遠。 
 
噴火提醒著自己，她步行穿過營地是有原因的。她提醒自己，在這裡可以獲得戰術上的優勢。看

到滄海盜隊的人在開會討論戰略，她可以感受到卡麗·澤夫和她的船長們之間的緊張關係，這是

她在賽道上時可以加以利用的關係。卡麗·澤夫打算盡其所能的向前突進，這將使她陷入不安穩

的境地。捷獸隊正在檢查一些當地的蘑菇，看看它們是否可以安全地食用。若他們不是的話，這

些巨大且高傲的生物在比賽出發時或許就會變得不那麼傲氣十足。 
 
她在腦裡告訴自己這些事情，也許她心裡某個角落也真的是這麼期望的，但事情遠比這還要更複

雜。如果這只是一次調查任務，她根本就不會去注意到營地各處的隨意聚會，不會注意到那些笑

容，大家一同共享的溫酒，和笑聲。 
 
但她確實是分心了，但也正因此她注意到了這些事情，她才能同時發現琵雅·納拉正和阿芒凱人

的車隊坐在一起。 
 
琵雅坐在她用來跟隨在噴火和其他乙太流浪者隊員後面的移動工程車上，車輛停在一輛古老的

阿芒凱戰車旁。札豪爾正在向已聚集在一起的隊員發表著演說，他用母語進行了一場精彩無比的

演講，很可惜噴火一句都聽不懂。琵雅也沒有在聽。她的注意力集中在豪傑們的一名成員身上

——一個皮膚黝黑、綁著金色裝飾的男人，他的身上裹著潔白色的亞麻布，他的胸口有一片很大

的凹痕。 
 
啊，一切的線索都拼湊在一起了。 
 
那是先前死去的那個男人。 
 
噴火站在營地的邊緣，觀察了一會兒。她不確定自己為什麼決定要這麼作，事實上，也沒有什麼

值得注意的事情發生。當札豪爾仍在發表演說時，其他豪傑們也都全神貫注地聽著。只有他和琵

雅是例外的，琵雅和那名男子持續地也交談著。 
 
但即使是如此，也在不久後便結束了。札豪爾說了些什麼——聽起來像是庫魯——只見阿芒凯豪

傑隊的人爆出了歡呼聲。剛復活的男子向琵雅點了點頭後，便離開去站在札豪爾身邊。 
 
就在這時，琵雅也看到她了。老叛徒安靜的邁出了幾步，快速地縮短兩人之間的距離，顯然在這

個重要的時刻，她並不想引起任何多餘的注意。 
 
「我以為你不是個會去欣賞風景的人，」琵雅盡量地壓低聲音說道，以免打斷了演講。 
 
「我一直都想要去旅行。」噴火說道，一次無心的失誤，她不小心用她真實的聲音回答。她趕在琵

雅詢問之前，快速的恢復聲線，並趕緊拋出問題。「你們兩個剛才在談論什麼？」 
 



從琵雅的笑容來看，噴火粗暴的人格設定已經土崩瓦解。「怎麼？你喜歡上他了嗎？他最近幾天

可能身體不太好，不過心地善良。」 
 
「我不是這個意思，」噴火說道，很高興面具剛好能遮住她臉頰上的紅潤。「我以為...…」 
 
「在阿芒凱，人們有能讓死者復活的儀式，」琵雅解釋著。她開始帶著她向外圍走去——無論接下

來發生了什麼事，那肯定都是只有阿芒凯豪傑隊內部的秘密。「那個年輕人，庫魯，是他們在這場

競賽中第一個復活的人。他為扎胡爾獻出了生命，而他們也用這份榮譽來回報他。」 
 
一股同情心湧上噴火的胸口。「有些人會為此付出很多，不是嗎？就只為了藉此能見到所愛之

人。」 
 
頓時，在他們之間瀰漫著一片死寂的沉默。「我也算是一個吧。」琵雅說道。然後，她嘆了一口氣，

「我只是想確定他是否介意所發生的事，他也很友好不介意地和我聊天。算是母親的過度保護感

吧，他的年紀就只跟茜卓差不多。」 
 
噴火不確定此時感受到的情感是什麼？她胸口感到有尖銳的刺痛嗎？別理它，無視它。 
 
「只要你還記得我們為什麼會在這裡就好。」她說道。 
 
但她的聲音在微微顫抖著。 
 
她不自禁想到，如果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切，而他們卻輸掉了，那麼他的死究竟還有沒有意義？ 
 
——第三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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